
第一章 树上的女子

1．要干，便全力去干！

孙青霞纵横一世，风流自赏，他自己也没想到有一日自己居然会沦落到
如此地步！
他的为人常引人非议。
惹人骂。
遭人排挤。
几乎所有的误会与是非，都会与他纠缠个没了——尤其是一旦扯上了女
人，他更是言行败坏，丧德无耻，禽兽不如的败类！
对于这些，他习以为常，也无所谓了。
一个给人皆骂，垢病惯了的人，一旦听到赞誉，反而会浑身不自在起来。
孙青霞便是这样。
只不过，因为他的武功高、剑法好，别人骂归骂，却都奈不了他的何。
他依然我行我素、独来独往。
——我行我素只不过是“世与我相遗”后一种“迫于无奈”的姿态而已，
决不是什么值得骄做、炫耀的事！
他一向如此，仗凭一身武功，一把剑，不须看谁的脸色行事，不需向谁
阿诀奉迎的做人。
——你不喜欢我，我也不须做讨你喜欢的事。
——你们要排斥打击我，我也不愿与你们同流合污。
——大家不谅解我，也罢，我也不向人解释，更不求人悲悯同情。
他独步天下，孤剑白衣，孤芳自赏，俯仰无愧。
（人说的且由他说去！）
（若敢惹我，胜得我掌中剑再说！）
他纵横江湖，逍遥自在，无惧无畏，直至今天。
这一天，他在“不文山”山头上⋯⋯
那时候，温八无正赶去救援面临决堤泛洪之灾下游的其他乡民，铁游夏
则赶上“大角山”去扑灭“抱石寺”的火神肆威⋯⋯
而他，正要返回不文山去看顾那十几二十名灾民时，忽然闪过一个念头：
他们在再度卷人洪流里拯救受困灾民之际，曾遇上两次暗算：
一次因铁手双手都在力举受难者于水面之上，故而硬挨了两箭；而射向
自己的两矢，却给铁手用破空指劲弹飞了。自己才能平安无恙。
自己便因此事而欠了铁手一个情。
一个大大的人情。
另一次是自己伸出了古琴，全力扳起陷于洪流中的铁手之时，突然遇上
了暗器。
十九种要命的暗器！
幸好，温丝卷及时赶到，及时毒杀了发射暗器的人。
这次到他们两人欠了八无先生一个人情：
救命之情。
可是，这两件事合并起来，却很有些不寻常。
因为箭矢是来自山这边的树林子里。



暗器却射自山那边的丛林中。
两个地方，隔着条滚滚汹汹的决洪一文溪，且发生的时间相隔很近，射
箭的人断断赶不及在那边射了箭后又赶过来这一头放射暗器。
除非⋯⋯
——至少有两批杀手！
对了。
绝对有两批以上的敌人！
发放暗器的杀手虽然已给毒死，但射箭的敌手仍匿伏在那儿．也许是因
见铁手名捕、八无先生加上自己的声势浩大，不敢妄动，也许是因为要谋而
后动，另觅良机下手⋯⋯总之，敌人并未死尽。
孙青霞一想到这点，心中便暗加提防，并加快步程，赶上下文山。
他的责任是要保护那些刚渡过灾劫的乡民，以及仍在昏迷中的龙舌兰。
他飞快上山。
在经过“加落梯”途中，他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他总觉得山上有些影影绰绰。
——本来，山上有人影也是自然而然、理所当然的：那十几位渡劫余生
的乡民不就是还留在山上么？
由于旭日未升，黎明未明，视野仍不甚分明。
他也觉得血腥味似乎太重了。
——这血腥味是怎么来的呢？就算刚才曾在“杀手涧”上大开杀戒，留
下余味，但经决堤后的洪水滔滔，怎么一切还未给冲洗干净？
是以，他心中暗自有了提防。
生了警惕。
人生就是这样：
你永远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事。
人通常在遇上意外之后，痛悔自己为何不提防一些、谨慎一点，但很少
人能反省庆幸：啊，我今天便是因为小心、审慎，所以才没遭逢意外。
就像人常为失去的而深觉遗憾，但一向得到的又不懂珍惜一样：对没有
发生过的不幸从不省觉这已是大幸，而对遇上的波动却总归咎为运气不好。
虽然小心不一定就能驶万年船，但小心加上本领高强、聪敏和幸运，的
确能比常人多驶几年船。
当然，也许也能多活几年命。
未登上“不文山”前，孙青霞便觉得山头上有几棵孤瘦的树，无风自动。
然而树上没有人。
也没有鸟。
只树下有荆棘处处。
还有乱草丛。
曙色昏暗。
不知怎的，他忽然觉得心情不好起来，还忽然记起一个给他赤条条的吊
在树上的女子：殷色可。
谁都难免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
——有意兴飞越就会有心情阴郁的时刻，正如有阴必有阳，有黑就有白。
他在心情落落寡合中登上“不文山”。
山上的血腥味更浓更烈。



原因是：
真的有血！
一地死人！
救出来的乡民，全都死了！
死在“不文山”上！
孙青霞睚眦欲裂：
这些是无辜的人，都是贫民、百姓，一向过着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岁月，他们何辜？何罪？竟给人全格杀于这清晨的
不文山上！
——这是谁干的事！？
他心里不觉发出了这一声狂喊！
“谁下的毒手！？”
他也禁不住真的喊出了这一声！
也许是他的喊声太烈、太锐，地上似乎有人动了动。
又似是谁也没动，只是他自己心动。
——死人又怎会动呢？
他放下了琴，拔出了包裹里其中一把刀：
那是“百忍之刀”。
刀光白。
刀色亮。
在蛤蟆肚皮色般微白的晨光中一映，百忍之刀立即绽出光华来，映亮了
眼前的事：
还有尸！
——其中有一具尸首的确隐隐会动！
这人还未断气！
这位未断气的人，身形特别肥硕，手里还紧紧抓着口布袋。
孙青霞当然一眼就认出了他：
麻三斤！
麻三斤本来一直表现出色，而且是“敦煌刑捕”陈风尘的左右手，可是
自泄洪以后，麻三斤在拯救乡民的行动中，显得笨手碍脚的，孙青霞和铁游
夏也几乎把他给遗忘了。
可是他现在就躺在山头，且是唯一的活口。
孙青霞忙蹲下去，视察他的伤势，一时却没发现伤处，只知他气若游丝，
眼睛翻白，似乎伤得颇重。
他立即为他推揉穴道。
但似乎也没起多大效用。
他便改而以一股真气，输入他体内，至少，他要他保住性命再说。
救人救彻。
正如做事一样，孙青霞只要干一件事，便全力去于，不分心，不唇悔，
不怕苦，不畏难，是以，他能练成绝世的剑法，也因而建立了个轰动天下同
时也毁多于誉的狼籍声名！
他现在要做的事，便是要让麻三斤活回来：
他发现死尸堆里不见了龙舌兰。
——这可一引为忧，一以为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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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的是：龙舌兰毕竟没死在这里。
可忧的是：龙舌兰的尸身不在这儿，不见得她就一定没死，而且，可能
正遭受着更大的凶险。
所以他要尽快救她。
要救她，就得要先救活麻三斤再说。
他正催动真气，源源灌输于麻三斤体内，这是极损己利人、大伤元气的
做法。
而且这时候也特别危险。
——就像是一个人张口嚼咀的时候，如果那一盘不是食物而是钉子、刀
片和针，那柔弱的口腔可经不起这等创伤。
所以吃东西也得要看分明。
救人也一样。
就在他传输真气于麻三斤体内，要把他救醒过来之际。麻三斤突然怪眼
一翻。
他双指骄伸，直戳孙青霞双目，另一手一振，布袋便向孙青霞当头罩下！
这攻袭很要命。
攻的都是要害。
很明显的：
孙青霞要救麻三斤的命。
但麻三斤却要他的命。
他要害他。



2．要放，便轻松的放；

这突袭最要命的是：要人命的人正是要正救着他性命的人之命！
这不仅是绝招。
简直是毒手！
双指取目，极速。
布袋疾罩而下，也快。
孙青霞与麻三斤本在极近距离，何况正以内力源源输入对方气海穴中。
在这种情形下，就算换作是诸葛先生、元十三限这些顶尖高手，只怕也
躲不了这夺命之一击！
麻三斤甚至已感觉到指尖将那张俊美脸孔的眼珠挖出来、然后再将之闷
死在布袋里的欢快、刺激。
可是更刺激的事却发生了。
就在他双管齐下即将命中之前一刹，他却陡地全身一空，然后一坠——
他给人整个扔了出去。
像扔弃一口装满椰子还是石子什么的废弃麻包袋。
这一摔，他可摔得金星直冒。
这一来，他一戳一罩，全都落得空。
他本来已跌得荤七八素的、星转斗移的，至少得要趴在地上半个时辰撑
不起来。
但却别看他肥胖累赘，他几乎是一弹即起！
因为他知道自己已失了手：
大敌当前，怎容稍缓！？
他的身子才结结实实砰地落地，却已像橡皮球一般的急弹而起。
可是他才弹了一半，便像冰块一般凝结在那儿。
冰封了一般。
他的脸色也像是快要冻死的人一样：
尽管此际正值曙光初现，大地回春。
可是他一点暖的感觉也没有。
虽然他的眼前确是一片光明。
特别的光明。
光明来自他的咽喉。
他喉咙给人抵住了一把刀。
一把白亮亮的刀，似吸收了所有的旭日黎明，凝聚于刀锋上。
那是“百忍之刀”。
刀握在一人手里。
——你只要看见他的眼神，就知道这绝对不是个喜欢忍耐的人。
像这样一个不能忍耐和等待的人，现在已用刀尖抵住他的喉头，就算一
刀杀了他，只怕也决不会有任何一点的不忍心。
这个人，剑眉星目，眼眉有若刀裁，鼻很尖挺，脸很白，手很秀气，也
很白。
当然更白的是他的刀。
麻三斤几乎已恐惧得双眼翻白。他想透出一口气，但又恐气未及呼出、
吸人，刀已切断他的喉管，所以他赶忙、匆忙、仓忙、上气不接下气的说：



“我⋯⋯饶命⋯⋯啊！原来是你！那真是太好了！孙大侠，我刚才遭人
暗算，昏迷过去了，给你内力一逼，醒了过来，乍看以为是那些凶残的敌人，
便要自保，把人击退再说——没料却是恩公您！⋯⋯幸好，孙大侠机敏过人，
可没把你给伤着了，不然，我这辈子都会不安一世⋯⋯”
他开始还有点口吃，但很快的便整理出一个头绪来，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孙青霞在听。
冷冷的。
静静的。
比他手中的刀还冷。
眼神也要比他的刀更利。
讲到一半，麻三斤发现孙青霞并没有把刀收回，心中凉了一截，只期期
艾艾的说：
“⋯⋯您⋯⋯您不相信我吗？⋯⋯我刚才在这山上，为了维护这些老百
姓，跟敌人苦拼一番，以致身负重伤，晕死过去，才会错以为您是敌——”
孙青霞将刀尖一挺。
麻三斤只觉喉头一寒，立即什么话都说不下去了。
还说的下，只两个字：
“⋯⋯饶⋯⋯命⋯⋯”
就算只两个字，也说得断断续续。
孙青霞望定他问：“你知道你为啥暗算我不着？”
麻三斤想摇头。
但颈又不敢动——一动，只怕喉管给划开了血口。
但他又不敢不答。
所以他只有转了转眼珠。
孙青霞冷笑道：“那是因为你身上发光。一个身负重伤，奄奄一息的人
岂会有这样强烈的气光？可惜你虽会装死，身上的光气却掩饰不住。如我真
以全力灌气于你，你这杀手一施，我岂有活命之机？”
然后他把刀稍向后收回一、二分，且问：“你可知道为什么你说的话我
一个字都不信？嗯？”
 麻三斤这次能够摇头了。
孙青霞冷冷地道：“因为你在‘杀手涧’对付和尚杀手时，从未真正出
过手杀过凶手；而在‘一文溪’救人时，又从未真的尽过力救过人——我一
直都不喜欢你这个人。我和铁手遭受淬袭时，你又去了哪里？你要是以为我
是杀这些老百姓的人才出手，那为何面对面的下手你还认不出是我？何况，
一出手就挖眼，不太狠些了么！？”
麻三斤越听越心寒，只嗫嚅道：“我⋯⋯我⋯⋯您⋯⋯您误会了⋯⋯”
孙青霞哈哈一笑，“我没误会。你若回答得了一个问题，我就饶了你！”
麻三斤只觉还有一线生机，忙不迭的问：“你问、你问，奴才知无不言，
言无不实⋯⋯”
孙青霞也懒得听他胡诌下去，只一字一句、连刀带刺的问：
“你刚才叫我做‘孙大侠’——你是怎么知道我是姓孙的？”
他寒着脸冷着眼瞅着从头皮发寒到心里直结冰到了脚底的麻三斤，一个
字一个字的再说了一句：
“——你几时得悉我就是那个人人皆得而诛之、万恶不赦的淫魔孙青



霞？”
麻三斤说不出话来了。
他现在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错得有多厉害。
他知道孙青霞是不会放过他的：
——孙青霞不是铁手，铁手抓到了犯了法的人，会送官衙审办，可是孙
青霞不会。
他的剑就是审。
也是判。
就算他手上换了刀，也是一样。
可是麻三斤仍有希望。
因为孙青霞仍有疑问。
——这“疑问”未攻破之前，孙青霞未必敢杀他。
果然，孙青霞问出了这个疑问：
“龙舌兰现在在什么地方？”
麻三斤听到了这句问题，才打从心底里透出了一口气。
他知道“讨价还价”的时候到了。
“如果我告诉你，你就放了我？”
孙青霞想也不想，道：“会。”
然后他附加了一句：“但，只一次。下回你落在我手上，我一样杀你。”
这是条件。
听来非常合理。
麻三斤却是打从心底里笑了：他是个多疑的人，自然不见得孙青霞答允
了他便会以为一定会守约，但只要这魔星肯跟他交换条件，那么，其他的人
便一定不会袖手旁观，极可能还会出手救他的了。
——因为，匿伏的人己没有了“退路”。
所以，他只是要孙青霞一句话。
这时候，孙青霞忽然有一种奇特的感觉：
眼前这像一口布袋的胖子，不但不像是肉在砧上给彻底打垮，反而是像
正张开了布袋，等君人甕。
生起这种感觉的主要原因是：
他感觉到麻三斤体内的“光”又愈来愈浓，愈来愈烈了。
——其实只要是活着的人，谁都会有这种“光”，正如“气”一样，有
的是紫色，有的是白色，有的是黄色，有的是绿色，有的是杂色，有的是灰
色，甚至有的是五颜六色；而每一种”光色”代表了自己的运气与心绪：例
如红色是代表了当事人的浮躁和刚强，而黑色则表示了厄运和死亡。
谁的体内外都有这种“光色”，只看有没有让人看得出来，自己有没有
感觉得出来而已。
——如果麻三斤只是求饶，只在怕死，又怎么会有这种“阴谋得逞”了
的异彩？
就在这时候，有半声哀喊，几乎要比蟋蟀挣动更低、还弱，却仍是给孙
青霞听见了。
他马上辨别出声音的来源：
那是女子的哀呼。
——就在崖边的荆棘林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他疾转过身去——而就在他转首的瞬间：正好发现有两箭正向他射到！
这箭矢体积小。
细。
且幼。
发射时，竟是无声。
也无息。
——连风声也不带，但依然快、更加速！
如果孙青霞不是先听到微响，及时转身，可能就真的没发现这两箭！
他现在才猛想起：
为什么连身经百战的铁手也得在急湍奔流里挨上两箭了。
——因为这箭射得真个防不胜防！
要不是当时铁手及时出手，只怕自己也得吃上一矢！
箭射来！
孙青霞长身而起，飞鸟投林：
他不是避。
而是直掠向那箭射来处！
——比箭还迅！
箭快！
人更疾！
这样下去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
后果几乎是马上发生：
孙青霞人刀合一，激飞了迎面而来的一矢。
另一矢射空。
射空的箭刚好射向麻三斤。
孙青霞并没有杀麻三斤：其中理由，可能是因为他仍未肯定确知龙舌兰
的下落；也可能是他大有信心，随时可以再逮杀麻三斤；亦可能他把杀麻三
斤一事，假手于他的同党；更可能他即时判断：假如他一刀杀了麻三斤，便
已来不及反攻偷袭者而夺得先机！
——绝对别小看只一刀就了结一条人命的片瞬之间，高手交手，定生判
死就在这电光石火的刹间。
所以，但凡武林高手愈能把握时间，因为他们比谁都更了解一刹片瞬的
可珍可贵。
是以，孙青霞虽没马上杀了麻三斤，但对麻三斤而言，危机依然：他在
霎时间失去了孙青霞的踪影，半口气未舒，一箭已射到他眼前！
——那还是他同党的箭！
孙青霞激飞了箭！
投向山边！
掠人荆棘林里！
扑向敌人！！！
敌人不只一人。
而是三人。
三个人都没想到孙青霞非但没给箭射死，还能迎着箭冲了过来：
他们就算有人想到对手能闪开了箭并且反击，也断未料到这反击竟会那
么快、那么绝、那么惊人急速！



三人中，一人正张着弓。
但没有箭。
箭已射出去了。
他已是一流神箭手，几乎是在同一刹间已射出了两支箭。
他当然就是“叫大王”麾下“四大天狼”中的“天狼神箭”陈路路。
——刚才在铁手身上所着的二矢，也是他伺机下的手。
可是他现在就没有得手。
且失了手。
孙青霞已至。
他的手刚还搭在第三支箭上，已不及射出，又无法招架，眼看刀光一闪，
只有一策：
退！
他一退，首当其冲的便是他的师兄弟。
查叫天的另一名座下“天狼”：
——“天狼剑”那那渣。
耶耶渣当然也没料到孙青霞会反击得如此之速。
本来他手上还箍着一个少女。
他正捂着那少女的咀巴。
那少女上身的衣衫已给扯得七零八落，而他的下身的袴子也早已松脱了
下来。
那少女还在挣扎。
——大概，那半声悲鸣就是她喊出来的吧？
可是他现在已没有了选择。
假如孙青霞先落下来、或停一停、抑或吆喝喊话，这才出击，他还可以
马上胁持住那小姑娘：虽然她不是个什么重要人物，但至少也可以让孙青霞
“投鼠忌器”。
但现在已不能。
因为没有机会。
孙青霞一到，一刀已砍了下来。
白光一闪。
当头斩落！
刀锋冷。
刀意狠。
刀风厉。
刀势猛。
刀法绝。
刀劲毒。
刀气烈。
——这一刀是连同冷、狠、厉、猛、绝、毒、烈一齐一并一道在一刹一
瞬一霎间砍向那耶渣！
要他的命！
要命的一刀！
——这一刀很要命！
耶耶渣当然要命。



他只有放开了那女子，双手提剑一挡。
——他的剑是一把古剑，极重极沉，是战国时代那一种至少重八十斤以
上，斫不死人也可以扑死人、扑不死人也足可砸死的那种纯青铜淬炼的古剑！
使这种剑，当然要天生有膂力。
事后，耶耶渣犹觉侥幸：
要不是他当时正好使这把“沉戟古剑”，他是绝对挡不了、架不住那“魔
君”这一斩！
不过，就算他现在也没挡得住、架得了孙青霞这一刀。
古剑应声而断。
白光扑脸。
那那渣毕竟已趁这一拦之势，往后疾退，离开刀光。
虽然险象还生，他终究仍得以生还。
事后，孙青霞想起仍觉遗憾：
要是这一斩，他使的是趁手的剑而不是刀，这只“天狼”还焉有命在？
孙青霞一出现，就吓走了陈路路。
一出刀，便迫退了耶耶渣。
然而荆棘林里还有一个人。
一个光头的和尚！
这和尚赤精了上身，在如此凉风送爽的清晨里，居然满头大汗，满脸油
光，颈上还挂了一圈黑砂捕木珠。
他胯下有一个人，一个女子。
一个昏迷中的女子。
她仰躺在一截枯木上，衣衫已给剥落了大半，水绿的衫色衬托出白皙的
柔肩美乳，乳坡左、右、中间上各有三点鲜亮的红朱砂痣，映人孙青霞的眼
帘，像三点相思的记认。
那女子己有点醒意，正喃喃自语着，偏着头似要拒抗那外来的侮辱，以
致美丽的脸颊上铺满了发丝，像新娘风冠前的流苏。
黑流苏。
她的衣衫和亵衣已给掀落至腰际，纤腰盈一握，腰下的脐像一个失足的
梦，而在那柔和的三角地带，还露出了一丛幽幽的绒缎一般的毛发。
与脸上的黑瀑样的发恰成对映。
那是一种触目惊心的美，尤其是铺排在那么雪白晶莹的女体上，况且她
玉靥上还有那一抹艳红的伤痕未消。
她醒着的时候是恁地一个英烈女子。
她昏睡过去的时候比谁都柔弱。
她是京城第一紫衣女神捕：似乎除了“金花神捕”白拈银之外，在京师
武林六扇门里，谁也比不上她风头劲，名声更火红。
但她此际只是一个柔丽荏弱的女子。
甚至比任何民间女子更柔更弱更元助。
她当然就是：
龙舌兰。
孙青霞一看，震了一震。
他是心灵震动，但手依然稳如磐石。
刀更定。



刀光更厉。
刀尖飞出了利芒——
一刀急刺这和尚！
这瞬间之变，不容稍缓。
更不容任何人喘气。
孙青霞一上来就将计就计，制住了麻三斤，然后一旦发
现了他同伙藏身之地，在对方发动突袭之同时反攻，使陈路路不及放箭
求迟，而耶耶渣仓急之下也一刀给他迫退，先救了那小姑娘，然后在发现了
龙舌兰受欺凌的刹间，他已向那淫僧发动了攻势。
如果他在这些行动中只要稍停，或者想一想才出手，那么，他的敌人那
么多，而至少有两个弱女子落在武功高强的敌手手里，他却只有一个人，岂
能占得了上风？制得住先机？
可是他不。
他一下子就攻人敌阵，打散了他们。
这几个行动中，兔起鹘落，所向披靡，只有在乍见龙舌兰裸体之际是震
了一震——而且，这种心灵里头的震动，他是久久未消，久远不消的，而且
恐怕这一辈子都不会消失的了。
然而他却是一个浪子。
一个“淫魔”。
他自然见过不少女人的裸体，而且大多是极美丽的女子，极美丽的胴体。
但却都没这一次的震动。
也未曾有过这般的震动。
——事后，他也不明白为什么？
何以？
他的刀快。
反应更快。
可是那和尚也非同等闲。
——要是孙青霞一闯入荆棘林第一刀便砍向他，他就死定了。
但不是。
孙青霞得先解决“天狼箭”，再迫退“天狼剑”，然后才能轮到这和尚。
不过他最恨这淫僧。
所以出刀也最狠。
那和尚虽然正淫兴大发，在满足施手足之肆，正要进一步有所行动之际，
便发现敌人已然攻人。
他立即返身。
应战。
他已算是极快。
但刀光更快。
刀已到了他左太阳穴。
他避不开。
躲无及。
甚至连招架的机会也没有。
但他毕竟是江湖上早已成名的人物，在这千钧一发里，他只做了一件事：
一手扼住了龙舌兰的咽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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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陡止。
刀在和尚的额角。
手筋尽露。
手就箍在龙舌兰的颈上。
一切都静了下来，刀没有刺下去，手也没有再发力：
只龙舌兰眼睫毛颤动，似将悠悠转醒。
大家都僵在那儿。
就算是陈路路、耶耶渣也抢救不及：
那和尚己在刀尖下，脸都白了。
但他手里却有人质：
一个弱女子。
孙青霞的眼比刀还利：
“你就是烦恼？”
和尚金鱼般的眼转动着，几乎要突破眼皮：
“是。”
孙青霞道：“枉你还是出家人，卑鄙！”
和尚道：“既知我名，还不弃刀！”
孙青霞：“你先放开她。”
烦恼大师：“你知道我不会。”
青霞：“那我杀了你。”
烦恼：“你杀我我就杀她。”
孙：“好，我收刀一寸，你减一分力；我刀离你头一尺，你就全把她放
下。你守信，我就守约。”
和尚：“可以。”
便要动作，孙青霞喝止道：“你若要放，便轻轻松松的放，休得要使诈，
否则——”
和尚额汗滚滚而下，舐舐干唇，强笑道：“我只怕你说话不算数。”
孙青霞：“我先收刀，你放人，反正，我刀离得愈远，你越安全，对你
没有损失。”
烦恼大师十分烦恼，但反复思虑，觉得还是“博得过”，便道：“好，
就这么办。”



3．要玩，便尽情去玩，

阳光渐亮。
天清气和。
龙舌兰微微“噫”了一声，仿佛也感受到这清晨之美。
——但她可有感受到这大好晨曦里的人性之恶？
孙青霞收刀。
一寸。
刀尖凝住。
烦恼大师刚才还不觉如何，但而今刀尖稍远，反而在太阳穴上炸起一阵
鸡皮疙瘩来。
孙青霞扬扬刀尖示意。
烦恼便在手上退了一分力。
孙青霞凝视着他的手和手背上的筋，再移开了刀：
一寸。
烦恼要活命。
是以又消去了一分力。
孙青霞再缩刀：
又一寸。
刀略轻颤，又白又亮。
烦恼祛力：
再一分。
手微颤，手筋渐消。
两人各缩刀却力，当孙青霞刀离烦恼头上已八寸之际，突然，发生了一
件事：
烦恼的手陡然握紧。
他抓住了龙舌兰的脖子，脚步倒滑，一泻丈余！
这下变化极速。
且万无一失。
——主要是因为：烦恼见刀已离他八寸，就算孙青霞再急刺过来，他也
有把握避得开去！
——何况，他千里毕竟仍有人质！
所以他已立不败之境。
因此他反悔！
——跟他烦恼大师斗诈，这乳臭未干的小子还不够秤！
只要他退到安全的距离后，再联同一恼上人、麻三斤、耶耶渣、陈路路
一起格杀这淫魔：他才不信集数大高手之力，还收拾不了这魔星！
——一个淫魔居然还阻止本上师行淫，这算什么！？
（去他的！）
（本上师要玩便尽情地玩，谁阻我就杀谁！）
他急退。
一泻丈三，左手拎着那半裸女子一扬，拧脸向着孙青霞，哈哈一笑：
“你奈我何——”
“嗤”地一声，刀光一折，破空打至，“卜”地他的眉心印堂处穿了一



个洞。
血洞。
“噗”地给刺中了一记的烦恼大师，凝结在那儿，甚至忘了发力。
但刀劲并未穿射到龙舌兰脸上。
——那一丸刀气，直从烦恼大师额前穿人，并未自后脑透出，故而全未
伤害到扣在他身后掌握中的龙舌兰，便自动消失了，连血也不多流，却已击
杀了烦恼大师，拿捏得恰到好处。
烦恼大师着了那一“刀”整个人都愣住了。
他不知道自己竟仍会给孙青霞击中的！
——他不是仍在丈外么？
但刀已刺中自己额前！
他呆在那里。
至死不信。
——我也会死！？
他死了。
他是足足发怔了好一阵子，然后才死的。
他手中的龙舌兰身子一软，萎然落地。
孙青霞“呼”的一声，掠了过去，在众人惊疑中扶住了龙舌兰。
龙舌兰整个人就搭在他的左肩上。
孙青霞单刀冷对剩下的三名敌人。
不错是三名敌人。
麻三斤并没有死。
这人就算没有过人之能，也有过人之机敏。
当时他在眼前一空，孙青霞乍然消失之际，他手上的布袋及时一兜，套
住了那一箭。
他的布袋是用婆罗乃的“义薄云吞”石棉缅绵织就的。不怕刀枪水火，
这一箭箭镞虽利，也穿不透他手上这口布袋。
但那一箭的余威，仍裹在布袋里，击着了他的胸口。
麻三斤大叫一声，仰天摔了个仰不叉，也趁此却去了四成矢力。
——不过，硬挨这一记“钝箭”，也活叫他生受了。
但他己没时间去观察伤口。
他即时赶了过去荆棘林：
大敌当前：
——还是大家“夹手夹脚”把孙青霞料理了再说！
可是当他飞身过去，投入荆棘林，却发现死了一个人：
烦恼大师！
而且更发现了一个他情愿不信的事实：
——孙青霞居然练成了“剑气飞纵”！
近二百余年来，武林中除大侠萧秋水一人之外，几乎无人练成“剑气飞
纵”。
——“剑气飞纵”又名“飞仙剑气”，剑气离剑而出，百步杀人，千尺
取命，万人中能取敌之首级，等闲事耳！
（这淫魔居然练成了“剑气飞纵”！？啊！这魔星！）
——烦恼大师就这一疏神间，死在“飞纵剑气”下！



更可怕的是，这厮不是用剑。
他手上的是刀。
他以刀使出了“剑气”！
——这岂不是比以剑使剑气更艰更难！？
憬悟到这一点，麻三斤马上后悔自己为啥要赶了过来，而不是趁隙速离
不文山了！
他本想到：“现在要溜还来得及”，后来却因为发现了一件事，立即改
变了主意。



4．要爱，便疯狂地爱。

孙青霞单刀成剑势独对三敌。
胸有成竹。
以寡敌众一向是他的本色。
自信使他美。
傲慢冷对。
刀锋偏。
剑尖。
只听他冷笑道：“你们真不要脸，几个武林成名人物，却欺凌一个昏迷、
一个弱女子！”
陈路路怒啐道：“你还有资格来说我等！我呸！”
孙青霞眉心红光一现，叱道：“使剑的，你再往那姑娘走近半步，我先
取你狗命！”
耶耶渣立时止了步：
——这煞星的“飞仙剑影”，不到他不暗自心寒。
忽听麻三斤道：“这样吧，孙少侠，反正你也没蚀着什么，不如，你拿
这小村姑恁自去快活吧，我们只要回龙姑娘便是。”
孙青霞怒道：“做你的春秋大梦！你们干的好事，我一个都没打算让你
们活命！”
麻三斤却道：“我们也没杀了你的亲人家属，你恨我们干啥？不如化干
戈为玉帛，大家日后江湖好相见。”
孙青霞忿然一指道：“他们都是无辜村民，你们也狠心一一加以残害，
为的是啥！？我不替他们报仇，还有谁为他们申冤超度？”
麻三斤嘿嘿笑道：“你想知道我们为何要杀这些人？”
孙青霞嘿然道：“你们这种人，一向只为了要一逞兽欲，便不惜灭尽人
口也不惜！”
麻三斤居然道：“猜对了！还有一个理由⋯⋯”
孙青霞倒没看出来这向来他以为是“孬种”的麻三斤，到此地步居然还
那么“定”，便道：“你说也好，不说也好，反正，我都一定宰了你。”
其实他心里当然还是想知道的。
麻三斤沉吟了一下，这才道：“我们杀这些人，还不是孙青霞不禁问道：
“还不是什么？”
麻三斤犹豫片刻，然后才道：“——还不是为了你！”
孙青霞大感意外：
“为了我！？”
就在此际，他陡然闻得一股药味！
——紧接着，便是拳风打到！
这刹间，孙青霞立时反应。
也立时反击！
可是他心中，也难免闪过一丝悔意和顿悟：
——难怪麻三斤敢引他对话了，其目的是掩饰自他背后掩近的敌人！
他旨在分他的心。
乱他的神！



——要不是先有那股药味，只怕，他现在已着了那一记十分古怪的拳劲
了！
那一拳，打向他的后脑。
没有招呼一声。
不曾发出声息。
这一拳狠狠打来，打向他的要害，要的是他的命。
——可是孙青霞的命不是那么容易、那么随便就给人要得去的！
孙青霞来不及避。
——就算来得及避，他也不避，因为他已失了先机，身上还背了一个龙
舌兰，避得了一招，避不了第二招。
何况，闪、躲，避、逃，一向都不是他的性情——就算他化身为“杀手
涧”的“小欠”，他一是因听了八无先生的劝谕，二是别有图谋，所以才肯
暂时屈就在“崩大碗”里。但仍然是个“大脾气的小伙计”。
一时之气他也不能受。
他一向不受人气。
——他就是因为不肯受人的气，不肯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甚至不肯对
他所瞧不起的人客套虚伪，他才会变成了异类，成了武林中“人人得而诛之”
的孙淫魔！
他是个受不得委屈的人。
所以对方一拳打来，他一反身，一刀就搠了过去！
“大忍之刀”，在他手上，成了刀刀进击，不忍之刀。
那充满药味的一拳，发出一种扭曲的力量，击向他的脑门——他这遽然
返身，就变成砸向他的脸门！
眼看要着！
可是，那一刀来了！
刀说什么都比手长，何况这一刀来的好快！
这一刀反搠出拳者的头。
——你打我一拳，我就砍掉你的头！
这就是孙青霞的打法。
也是他一向的作风。
出拳的人是个额上烧了足足十八个戒疤双耳招风双眼发红牛高马大的大
和尚！
他这一拳眼看得手，他甚至可以感觉到：“又一个活生生的人头给自己
打个稀巴烂”的快感，可是，却倏地削来了
一刀。
他若还要坚持一拳打烂对方的头，自己顶上人头得先剩下了半爿！
他没有选择。
只好收拳，疾退！
他是想要对方的命。
但他更想要保住自己的命。
——无论是谁的命，都比不上自己的命宝贵！
何况这儿不止是他一个人出手。
——他自己虽未得手，但料定这孙淫贼一样逃不了毒手！
下手的确不只是菩萨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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